
說出來之後，我們接住了嗎？圖解台灣MeToo兩

年後的未竟之路

台灣MeToo兩年後，受害者說出自己的經歷後，我們接住他們了嗎？

2025年5月27日，台北，一名女子在河濱野餐。攝：陳焯煇/端傳媒

今年4月7日，台灣藝人宥勝在其個人YouTube頻道宣佈復出，稱自己曾做過不好的事，但現在努力

負責面對，希望繼續分享夢想和故事。影片中，他雖未談及自己做過哪些「不好的事」，但顯然指

向去年底剛落幕的強制猥褻訴訟：兩年前，三名女性接連在臉書上發文，控訴遭宥勝多次在未經同

意的狀況下強吻、背後環抱及不當觸摸。

「發生這事後，自己壓抑在心裡好幾個月，覺得說出來也無法改變些什麼，也沒有任何有力的實質

證據能夠證明些什麼⋯⋯近期MeToo話題又開始延燒起來，才發現我們心裡的結其實都還沒有

解。」當時其中一位受害者在臉書上如此寫道。

宥勝的性騷擾案，是兩年前台灣MeToo運動爆出的眾多事件之一。2023年5月底，一封民進黨黨工

自述遭外部合作導演性騷擾、卻未受主管妥善處置的求救信，伴隨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

黨工遭性騷的劇情，引發民進黨、以至於整個政治圈動盪。

隨後，更多來自娛樂、藝文、教育圈的受害者，透過社群媒體揭露遭性騷或性侵的經驗，加害者不

乏知名且形象良好的公眾人物。整個夏天，台灣社會中女性及性少數者自性傷害事件中倖存的證

言，在社群上如燎原之火，燒向試圖否認及掩蓋犯行的加害者及權力者；個人與他人的身體界線、

關係中的性別與權力，也成為不分領域、職業的關注焦點。

當年這場被視為遲來的MeToo運動， 掀開台灣社會中隱藏多年的性別與權力黑洞。兩年後，端傳

媒整理了166筆於2023年5月至8月間，被指控曾施以性騷擾或性侵行為的人員名單，並據此分析

MeToo指控來自哪些領域、雙方的關係類型，以及受害者的揭露管道等。

2023年的這場MeToo運動鋪天蓋地，相關指控及案件追蹤難以窮盡，這份名單雖非全面亦難完

整，但我們仍試圖從這份名單出發，追蹤幾樁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進而分析事件經內部調查或

司法審判的比例，探究台灣社會經歷MeToo運動後，發生哪些變化。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412310031.aspx
https://theinitium.com/series/taiwan-metoo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612-taiwan-whatsnew-metoo-moment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603-taiwan-dpp-metoo


藝文娛樂圈成「重災區」

端傳媒所整理的166起性騷及性侵指控名單，超過八成案件集中於2023年6月間揭露，受害時間則

從數個月前至數年前不等，顯示受害者的創傷並未隨時間淡化，而是等待適當的發聲時機。此外，

有別於過去受害者控訴名人時，多透過政治人物或新聞媒體發聲，MeToo運動中有高達七成事件由

當事人自行透過臉書揭露，或是由親友透過臉書公開，突顯受害者在此次運動中主動掌握話語及敘

事權的企圖。

綜觀不同領域中，藝文及娛樂圈是MeToo事件的「重災區」，2023年6至8月間共爆出63起指控，

居所有領域之冠，其中多起事件因加害者為知名人士，成為公眾焦點。

其中，藝人許傑輝、黃子佼被控於表演教學及試鏡拍照過程，對前來試鏡或上課的受害者進行言語

及肢體騷擾。黃子佼被以強制猥褻罪起訴，而檢方在調查黃子佼犯行過程中，更於他的個人硬碟

中，發現上百部購自「創意私房」的未成年女性性剝削影片。

除以上兩名藝人外，亦有高達三十名受害者出面控訴遭藝人NONO（本名陳宣裕）不當碰觸、強

抱、強吻、甚至性侵。今年5月，士林地方法院以一件強制性交未遂罪行，判處NONO有期徒刑2年

6月，其餘六件被判無罪，全案仍可上訴。NONO至今否認所有犯行。



MeToo事件第二多的是學術教育圈，被指控的加害者多具教職身分，利用師生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控制受害者。如台師大圖傳系副教授邱于平，在系上過夜活動中，以「陪老師到外面抽菸」及「叫

學生起床」為由，揉捏女學生的脖子、肩膀、下腹部、臀部；曾任教台南藝術大學、台中教育大學

的美術系教授謝東山，以創作名義邀受害者穿裸露衣著拍照、並在拍照過程中強抱受害者；實踐大

學媒體傳達設計系兼任講師黃恩暐，以動態偵測攝影機於辦公室、廁所及民宿偷拍女學生，事後還

威脅受害者「如果講出去、未來也別想在設計領域混」。

同時，也有多名教師遭指控與女學生發展親密關係，類似案例包括前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

成大台文系副教授簡義明、前南藝大助理教授蔣伯欣等。

第三多的類別是政治圈。在民進黨內接連爆出合作導演、黨工、組織部副主任性騷擾事件後，陸續

有受害者出面指控不同黨派的MeToo事件，如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指控曾在飯局上遭國民黨立委傅

崑萁不當觸摸；前民眾黨立委女助理控新竹代理市長邱臣遠「不斷朝我身體上下打量」、「將手放

在我大腿的左手上」；也有競選志工指前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多次對她說出不當言論、用左臉蹭她

的右臉等。

不過，在名單記錄到的23件發生在政治圈的MeToo事件中，僅有五位被指控者承認造成受害者不適

並道歉，其他如前民進黨組織部副主任林男固（否認但道歉）、國民黨立委傅崑萁、鄭正鈐以及邱

臣遠等人皆否認，其中邱臣遠更向揭發此事的女助理提告。台北地院於今年3月判決邱臣遠敗訴，

但據受害者於臉書發文指出，邱臣遠持續提出上訴。

整體而言，發生於藝文娛樂、學術教育及政治圈的MeToo事件佔總數逾七成。綜觀這三個領域，皆

為權力集中度高，常見師生／師徒或上下指導關係，以及內部網絡緊密，加害者與被害者共事及合

作對象高度重疊。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陳美華則分析，演藝人員的身體很大一部份是人們評論、凝

視的對象，當表演工作者無法承受身體被性化、客體化的過程時，會被視為不專業；此外，很多表

演工作者為非典型受僱者，使他們更容易配合前輩的要求、或為追求「專業」，而曝露在更危殆的

處境中。

根據受害者的證言，我們也發現，在類似的環境下，當加害者與受害者權力不對等時，加害者容易

藉權力關係接近且控制受害者，受害者也會因此受困於組織或行業內「默契」、「害怕得罪人」而

不敢反抗或發聲。

https://tw.news.yahoo.com/%E7%8D%A8%E5%AE%B6-%E5%8F%B0%E5%B8%AB%E5%A4%A7%E5%89%AF%E6%95%99%E6%8E%88%E9%82%B1%E4%BA%8E%E5%B9%B3%E6%80%A7%E9%A8%B7%E6%A1%88%E5%88%A4%E6%B1%BA%E5%87%BA%E7%88%90-%E5%AF%A9%E9%81%AD%E8%99%954%E6%9C%88%E6%9C%89%E6%9C%9F%E5%BE%92%E5%88%91-%E5%8F%B0%E5%B8%AB%E5%A4%A7%E7%99%BC%E8%81%B2%E6%98%8E%E6%8C%BA%E5%AD%B8%E7%94%9F-125641773.html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30706pol001
https://tw.news.yahoo.com/%E8%A3%9D%E9%87%9D%E5%AD%94%E5%81%B7%E6%8B%8D%E5%A5%B3%E5%AD%B8%E7%94%9F%E8%A2%AB%E9%80%AE%E7%97%9B%E5%93%AD%E6%B5%81%E6%B6%95-%E5%A4%A7%E5%AD%B8%E6%95%99%E6%8E%88%E6%B6%89%E7%8A%AF98%E7%BD%AA%E8%A2%AB%E8%B5%B7%E8%A8%B4-030039902.html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30901pol003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4&SerialNo=176439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620319
https://www.facebook.com/wu.fu.tong/posts/pfbid02DvXcKKaHcJE5ka5S7jtZijp1LX3SAL8GJC3eAkoY3Y643ZuM2M12SCNPv4JMt7H5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12-opinion-taiwan-why-metoo-late


此外，相較學術圈或公部門針對性平事件有具體的申訴管道及懲處辦法 ，藝文娛樂圈的工作者多屬

非典型僱傭的勞動模式，受害者或加害者可能不隸屬於任何組織，這也導致受害者即使想要申訴，

也求助無門。

進入司法程序數字不足四分之一

在MeToo運動中，受害者找到一個將過往傷害說出口的機會，這也為第三方介入調查打開了空間。

在名單中，48%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所屬單位在事件爆發後啟動了性平事件處理機制或內部調查。其

中，不少加害者在事件曝光後遭到停聘或解聘。

例如清華大學在中國民運人士王丹遭控性騷之後，宣布停聘其兼任客座助理教授一職；台灣大學也

在2025年解聘李明璁，並列入不適任教師名單，未來四年不得再於校園任教；被學生指控性騷擾的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前執行長許晉誌，同樣被中國文化大學及嘉義大學終止聘約，並通報為不適任教

育人員。

至於偷拍學生的黃恩暐，去年台北地檢署調查後，以《個資法》、《刑法》妨害秘密罪共98罪起

訴。邱于平則於去年5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處四個月有期徒刑，可易科罰金，而台師大雖然已經停

聘，但去年停聘期滿，校方僅能要求邱于平不得進入校園、避免接觸學生；教育部則表示，已發文

請台師大重新評估此案是否達終身解聘標準。

也有人在MeToo指控後遭抵制或取消。如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在藝術家謝春德遭控多次性侵未成年少

女後，中止原先合作的演出計畫，後續台北地方法院以追訴期已過且證據不足、難以認定有犯罪嫌

疑裁定聲請駁回，謝春德尋求台灣知名藝術雜誌《典藏雜誌》專訪復出，惟報導仍對謝春德是否清

白抱有疑慮。被指控言語騷擾女設計師的歌手陳昇，當年原訂出席的天母啤酒節演出被取消，後續

跨年演唱會則照常舉行，今年6月也將出席棒球隊樂天桃猿所舉辦的音樂派對活動。

MeToo運動後，許多人期待加害者能為傷害負責、受到法律懲處，然而根據名單，僅22%的

MeToo事件進入司法程序，其中半數案件以不起訴或無罪結案。客語歌手黃連煜、金馬導演游智



煒、以及前台南市政府發言人易俊宏等，目前皆無任何刑民事責任。

而遭判決有罪的加害者，則有強吻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沛君、被依強制猥褻罪判刑11個月徒刑的泛

藍名嘴朱學恒；同樣被以違反強制猥褻罪判刑八個月的宥勝；以及因外流網紅伴侶耀樂私密影片，

被以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判決七個月徒刑、緩刑三年的藝人炎亞綸等。

更有部分被控方對指控一方提起妨害名譽訴訟。MeToo運動初期率先發聲的《人選之人》編劇簡莉

穎，指控中國流亡詩人貝嶺曾趁見面時對她性騷擾，遭貝嶺反指簡杜撰事實並提告，惟最後檢察官

裁定不起訴。

另一起知名的案件，是藝人大牙及郭源元先後控訴曾遭職籃P League+執行長陳建州強抱、性騷

擾，事後陳建州否認犯行，並對大牙提告妨害名譽，但檢察官裁定不起訴；陳建州雖在事件爆發後

一度請辭職籃聯盟執行長一職，但不到半年又回任副會長，更去去年11月開始「暫代」執行長。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分析，國內外MeToo事件中，司法之所以不盡如期

待、甚至可能造成受害者二次傷害，源於刑法為國家行使公權力對人裁罰，審理過程會以最嚴謹的

方式確認加害者是否犯下被指控的犯行，「受害者在法庭上的角色更像證人，每一句話都需要經過

檢驗。也因為這樣，受害者想像的正義，跟司法一定會有落差，體制能還他正義的比例一般來說也

很低。」

性平三法通過後，然後呢？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629-taiwan-metoo-movement-year-later


MeToo運動成為2023年夏天台灣社會的關鍵字，同年7月，立法院迅速修改性平三法（性騷擾防治

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重罰權勢性騷擾、增加通報機制，然而儘管祭出重罰，

兩年來台灣仍發生多起重大MeToo事件。

2024年，台北市一名17歲女性員工在麥當勞打工期間，遭主管利用排班權力多次性侵，受害者雖向

警方報案並向麥當勞提出性騷擾申訴，後續仍因此憂鬱自殺，今年4月士林地檢署偵結後因罪證不

足不起訴其前主管，現由高檢署發回續查；另一邊受害者家屬則指控，麥當勞在內部調查訪談時暗

指受害者與加害者有情感因素，在受害者過世後，麥當勞才表示願意提供心理諮商，加害者也從未

出面。

在學者眼中，制度性的通報、重罰，都無法回應MeToo事件的複雜性。「現在的設計就是套裝行

程，受害者如果無法進入套餐的格式，就無法受到幫助。」彭仁郁說，最嚴重的性暴力多發生於關

係狀態下，受害者的揭露意味著要背負破壞關係的風險，但政府僅預設受害者通報後的平反機制，

卻沒有提供足夠的專業心理諮商及社工資源，協助受害者理解當下狀態、或是進行後續的法律訴

訟；受害者身邊的社會支持網絡，也不見得理解能如何協助。

彭仁郁也指出，台灣至今未進行全面的性暴力調查，無從辨視可能的受害關係或加害者類型，更缺

乏對於情感關係及身體界線的討論。「有男生說現在談戀愛要很小心、不然會被當MeToo，這樣的

聲音，顯示我們還沒有思考那條線要畫在哪，」伴侶關係中若擔心踩線，雙方應盡可能溝通、詢問

彼此的感受，但在年輕世代的想像裡，性慾情慾仍被當成一種衝動，教育現場也沒有盡可能與學生

討論身體界線、什麼樣的曖昧叫做踩線。

此外，彭仁郁表示，社會討論MeToo事件時過度將加害者妖魔化，也無法進一步爬梳養成加害者行

為的情境或環境，「有些犯罪可能跟人的成長史或社會文化發展有關。我們以為只要把這些可怕的

人趕出社會就安全了，但同樣的方法用了幾個世紀，從來沒有成功消除過性犯罪，那是不是該想一

下到底該怎麼做？如果只把他們當惡魔，他們永遠在暗處，不會現身。」

2023年8月27日，台北，台灣MeToo遊行。攝：陳焯輝/端傳媒

陳美華同樣認為，政府快速修法，表面上解決社會焦慮，後續卻未進一步帶動關於避免MeToo事件

的政治或政策討論，真正被社會取消的加害者也不多，「政府很少有一個人出來宣示性騷擾零容

忍，大多把MeToo都歸為是私人行為，然後用法律來解決。」她說，人們似乎覺得有修法就夠了，

但實際上仍有許多事情可做，「像是受害者被加害者告，他們需要義務律師、法律諮詢，卻只能向

民間組織求助。」

她也觀察到，兩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女學生開始透過網路建立支持體系。在陳美華為研究進行的

焦點團體訪談中，不少女性在網路上讀到其他人的故事，透過私訊連繫詢問求助方式，發文者也大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809-taiwan-metoo-amendment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50106-whatsnew-taiwan-mcdonald-jianguo-high-school


方分享不同資源；不相識的學姊學妹，會一起回到母校、檢舉有性騷爭議的教師；也有地方的婦女

團體持續舉行小型的分享活動，鼓勵有類似經驗的人說出自己的故事，「大家相互給出情感支持，

讓很多人不崩潰，是這場運動很重要的地方。」

群眾看待加害者的態度也有了轉變。宥勝的復出宣言引來大量輿論撻伐，不到一週，他即宣布取消

復出計畫，稱未來不再以宥勝名義活動，會捐出所有社群平台，並「低調進行實際的彌補行動」。

數天後，媒體報導指出宥勝已與妻子離婚、搬離原本住處，宥勝的社群帳號包含臉書、IG以及

YouTube頻道也全數關閉。此前，藝人曾國城也因公開表示「期待黃子佼復出」遭到網友炎上，最

終請辭公視節目《一字千金》的主持工作。

「過去MeToo事件裡，很多人會選擇站在加害人那一邊，因為他們有權力。2023年的運動打破了

這樣的慣性，加害者所受到的支持，變得沒那麼理所當然。」彭仁郁說。

在兩年前的MeToo運動中，一則出面指控宥勝的臉書貼文，文末是這麼寫的：「說出來不是要他得

到什麼懲罰，只是單純想好好的說出來，希望上天不要懲罰他太多，因為我們不想往後的生生世世

跟他有任何業力糾纏。願大家能更重視任何職場上都有可能會發生的性騷，但願我們能在保護自己

的同時，也擁有保護他人的勇氣。」


